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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祥鎏学长，上海市嘉定人，1951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47年考入建筑

系，一年后转入电机系）。一生主要从事

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事业。历任北京市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主

任，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曾任北京市第

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

12月21日，宣祥鎏学长因病逝世，享年83

岁。

储传亨，江苏宜兴人。1950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干事，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经济组

组长，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

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北京市建委副主

任，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市市长助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

长、总规划师。

本文是储传亨学长为《流金岁月——

宣祥鎏人生纪略》一书所做的序。

宣祥鎏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我怎么

也不能忘记2012年12月在他出国临走前到

我家告别时说“经过体检，各项指标都很

好”。他这样自信，使我本想劝他活动不

要接二连三的话也咽进了肚子。这就成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宣祥鎏同志作为原首都规划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任时做出了杰出贡

献，离休后仍然关心规划事业。同事和朋

友们都劝他在84岁生日时出版一本自己的

回忆录，这不仅仅是一般个人传记，也是

北京整个城市规划领域的历史经验总结。

实际上他发挥了文思敏锐、善于总结、勤

于笔耕的优势，早就有所准备。以致在他

逝世一年的今天，一部包括他家庭、成

长、事业（规划、城雕、书法）的巨著，

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我与宣祥鎏是20世纪50年代认识的，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都在北京都市规划委

员会工作，我搞经济，他原来在交通组搞

无轨电车规划，后来到办公室，各忙各的

永远的怀念

○储传亨（1950 土木）

宣祥鎏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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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不多。我们真正开始接触得多是在文

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恢复了工作，而且

又都住在苏州胡同，他住的楼跟我住的楼

对着，能常见面。那时他住过一次医院，

我问他住院的原因，他说是冠心病的前

兆，我说“你比我还小一点你都得冠心病

了，那我的危险性比你更大了”，问他有

什么预防措施，他说要加强运动，所以我

们俩约好每天新闻广播一听完就去东单体

育场跑步。那时的东单体育场没什么建

筑，也没人管，里面有个400米的跑道，

我们就每天进去跑步，从此也成了好朋

友。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北京市建委有

一段共同工作的时期。他在建委规划处，

我在新成立的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处是一

仆二主，既归市建委管又归市规划委员会

管，所以我们那一段是同事。我到建设部

工作后也主管了一点规划业务，我们有些

联系。后来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为了提高

市长城市管理的水平，中组部、科协和建

设部专门成立了市长研究班，由我分管这

件事。之后成立了市长协会，当时市长协

会的会长是北京市的市长，宣祥鎏作为北

京市派出的协会副秘书长，所以我们的来

往比较多了。

首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规划来实

现的。老宣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是非

常称职的。他担任过首都规划委员会的副

主任兼秘书长，既擅于行政管理又精通业

务，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干部。

我认为宣祥鎏在他的职务岗位上是机

遇与挑战并存。他充分利用了机遇同时又

成功应对了挑战。机遇有很多方面，一个

是首都的规划受到中央、市委的重视。首

都的城市总体规划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

研究制定，市委以彭真同志为首，先是郑

天翔同志主管后来是万里主管，实际上有

很多是由彭真同志直接明确指示的，有一

些问题还是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关于人口

的规模问题。国务院批准1982年上报的规

划，并且做出了一些决定，比如成立首都

规划建设委员会等，所以说中央对北京的

规划建设是非常重视的。即使在文化大革

命当中，由于当时首都的建设和外事活动

的需要，根据周总理的要求，万里同志在

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出来主管首都的城市建

设工作，当时宣祥鎏在万里同志身边当秘

书，受到万里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这对

于他是非常有益的机遇。

另外一个机遇是，宣祥鎏经历了从制

定规划开始到实施规划的全过程实践。规

划的制定是很重要的，而更难的是实施，

规划实施比规划制定的难度要大得多。他

能参与规划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个非

常有利的机遇。

宣祥鎏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从制定规划

开始，包括修改一直到规划的具体实施，

宣祥鎏（后排右1）与储传亨（后排左1）
等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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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充分利用他的机遇、各种优越条件，同

时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实施规划有个根本

矛盾，就是规划要着眼全局利益、长远利

益，这和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本身的局部

利益有时在客观上是存在矛盾的。实施规

划就是成天和矛盾打交道，宣祥鎏能够成

功地应对矛盾，之所以能够如此，我觉得

这取决于宣祥鎏的一身正气、高度负责同

时是百折不挠地坚持，原则性强，而且他

具有创新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他的创新精神我有一点体会。文

化大革命当中，要修订规划以适应当时的

首都建设，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规划停止

执行了，所以出现好多矛盾，万里同志根

据总理的安排出来管北京规划，他就找原

来搞规划的同志，我也从下放的农村召回

来。后来我去见万里同志，他说规划工作

不好搞，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

性相结合，同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

遇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毕竟当时的规

划只是总体规划，没做到详细规划。比如

王府井的道路红线，按照原规划是70米的

宽度，实施就是很困难的，涉及到很多建

筑能不能拆掉，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

局部的修改。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搞规

划需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

结合”。后来我离开北京市到建

设部工作，我也知道管规划是很

难的，规划是第一线，所以有的

规划部门包括城市的领导问到我

怎么应对规划上遇到的问题，我

也告诉他们万里同志曾经告诉我

们要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

性相结合。后来有一次跟宣祥鎏

同志聊天，他就发表他的实践体

会：“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

活性”中的“高度的灵活性”应

该要适当地修改成“适度的灵活

性”，我觉得有道理，他是从实

践中总结之后的创新，如果在规

划上“高度的灵活性”也可能最

后把“高度的原则性”否定掉。

宣祥鎏同志能够在规划战线

做出优异的成绩，主要就是充分

利用机遇成功应对挑战。之所以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认为原

因有三：

一、他本人勤奋好学，而且

1950 年 9 月 30 日，清华电机工程系同学从东北实
习归来在清华二校门前合影。后排左起：高鹏九、朱镕基、
李特奇、李如健、袁楠、李金堂、邹家隆、章希博、沈安俊、
刘景白；前排左起：孟繁礽（南开大学一同去实习同学）、
梁新国、傅秉让、孙骆生、张同铭、宣祥鎏、陈业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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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文学、书法、理工的功底，我想

这是他从事规划工作以及以后取得规划工

作成就的基础。

二、勇于实践，注意新事物，善于总

结。因为要管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讨论

过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总结出“时代精

神、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三者的完美统

一”，这是他从实践当中总结了很多的建

设项目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得到解决之后

体现出来的标准。

三、善于发挥组织的功能，能够调动

广大专家为首都建设发挥作用。根据中央

的指示成立了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北京

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就是首规委的工作机

构，所以有这么一个优越条件：而且在首

规委下设立了几个工作机构，有一个首都

建筑艺术委员会，有一个首都城市雕塑艺

术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我都参与、接触

过。我记得我们议论过，首都的规划建设

牵涉到三大家：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

国务院、各部委）、部队和北京市。它的

概念不仅仅是北京市，而是整个北京地

区，很多建设甚至有好多比较难的项目都

是来自中央部门或者军委部门，这就要发

挥专家的作用。

2013 年 12 月 3日

悼 家 榕

○文明珠

2013年12月9日，米家榕教授在天津

病逝,享年84岁。

家榕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到东北

（长春）地质学院任教,1971年至1974年

为国家地质总局援阿尔巴尼亚地质大队

工程技术人员,198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6年被引进入天津师范大学。

他青年时期，对声乐、器乐和指挥有

所爱好。当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后，受

“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为了国家的强

盛，毅然转学到这艰苦的事业中。在清

华园优雅的学习环境中、在学识渊博的优

秀教师们的教诲下，他认真学习功课，重

视体育锻炼，还参加了歌咏队。“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的潜移默化，给

他身心和知识溶入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分

配他没有犹豫，响应祖国号召来到东北。

到东北地质学院后，组织分配他搞古

生物专业，他没有犹豫，欣然接受。当时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任地专（东北地质

学院前身）的校长，学校拥有一批老一辈1997 年米家榕教授与夫人在一起


